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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谢希德先生百年诞辰

温馨的回忆
甘子钊†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100871 )

编者按 谢希德先生(1921.3.19—2000.3.4)是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学家，

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及奠基人，为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物理学科研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科教领域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以及中国物理学会的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谢先生高尚的师德师

风深受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敬重，她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对事业的执着追

求，永远值得我们心怀敬佩。2021 年是谢希德先生诞辰 100 周年，本刊

特以专题，寄托我们的怀念与敬仰！专题文章前三篇为复旦大学物理学

系今年 3 月编撰的《谢希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约稿而作。

谢先生离开我们 21 年了，今年是谢先生百

岁寿辰，每当想起她时，心里的感觉就是满满

的温馨。

她首先是一位深切关怀

学生和同事的好教师

我大学本科不是半导体专业的，谢先生在北

京大学任教时我没听过她的课，也没有过任何交

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当黄昆先生的研究生

时，才开始与谢先生认识交往。我那时患较重的

强直性脊柱炎，朋友们根据我的体型，给我一个

形象的绰号“β”；每次谢先生来北大见到时，都

会小声地问我：“你的 β怎样啦？不要大意啊！”

有时还会告诉我一些她听到的治疗方子。那时黄

先生的教学秘书韩汝琦同志，患有较重的哮喘

病，谢先生一见到他也总要问他的病情，劝他要

想法根治，不能老用喷雾器。让我俩都有一种见

到家里长辈的感觉。到八十年代，我和谢先生见

面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谢先生那时已经是非常非

常忙的一个领导干部了，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中年

人了，但是她也总是关心我的 β，见面总不时的

提醒，要我不要大意，要注意维持体型；还是像

一个长辈对子弟似的对我关怀备至。

八十年代李政道先生搞了个 CUSPEA 计划，

通过公派方式出去了几百个留学生。我当时也常

常帮着李先生处理一些有关的事务。但是谢先

生是最最关心这些学生的人。每次聊起这些人

时，她对许多出国留学的学生具体情况，特别

是那些做出较好成果同学的具体情况，包括姓

名、学业、生活、身体，甚至有没有异性朋

友，比我都了解得具体多了。说起来如数家

珍，其中多数人也不是复旦大学出去的。常常

使我感到她真像个家族中的老祖母似的，和当

谢先生和学生们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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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是一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主要党政领导之一

的职位显得不大协调。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谢先生聊起平时她很不

愿意谈论的问题：“文革”中她受到冤屈的荒唐往

事时，她痛苦地说：“唉！也怪我没有老曹(指曹

天钦院士，谢先生的爱人)的坚强，那时老曹和我

都被隔离了，看管我的人又告诉我家里的保姆也

被赶回乡了，我就想我儿子，十二三岁的孩子，

他吃什么？怎样过活？我就闭眼认了，以为表现

好能放出去照顾儿子……没想到反而是我更不能

‘解放’，拖了好久好久，受了更多的罪；一个女

人，一个母亲真难啊！”和她聊完后我想了很久，

也想过多次，我觉得我逐渐理解了：谢先生是一

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

感，而且相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学者，

还是一位优秀的党的干部；但是从实质上说，她

更是一位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妇女，一

位好妻子，好母亲，她把一个好母亲的温情给

了家人，也给了她的学生和同事。所以，不管

她正在做什么，还是曾经做过什么，她总首先

是一位好教师，一位既诲人不倦又全面关怀的

教师。

画鬼容易画人难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正是粒子物理标

准模型建立的时期，我那时正在黄昆先生处做研

究生。像当时许多学物理的青年人一样，总觉得

粒子物理是物理的“正统”，我就常常在下面阅读

场论和粒子物理的文献。细心的谢先生注意到这

点，有一次她在闲谈中和我说，粒子物理现在有

很大发展，但是固体物理也要发展，固体物理有

时比粒子物理更难呢！她说，固体物理有许许多

多实验事实，有许许多多可以做的实验，比高能

物理的实验积累多多啦！这些细节要解释可很

难，“画鬼容易画人难”啊！我知道谢先生在四

十年代后期就师从 Slater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固体

能带计算，她是深刻体会 Slater从二十年代开始

一直坚持对原子、分子、固体做量子力学计算的

“初心”的。我那时就理解她对我的教导的良苦

用心。

八十年代初，谢先生用很大的精力，推动我

国表面物理的研究。我多次看到她在从事种种活

动时，书包里装着表面物理的文献复印本，活动

中间有空隙时就拿出来阅读；也多次听到她对我

解释一些新的表面物理实验手段、仪器和计算方

法。我心里想：她正在“画人”呢！作为一位固

体物理学家，谢先生非常深刻地理解，从量子力

学的理论和图像来认识固体物理现象的基础性、

重要性和迫切性。她全力地推动固体物理新的计

算方法和新的实验手段就是她的初心。老一辈学

者就是这样对待“学科”的！

科学属于全人类，

科学家有祖国

我随从谢先生参加过两届美国物理学会的三

月会议；陪同谢先生参加过很多次和美籍华裔学

80年代，谢先生在表面物理实验室

1978年复旦大学副校长谢希德教授作表面物理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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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先生与中国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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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女科学家。她不

仅学问好，在与国际科学界的友好往来中，也彰

显出独特的智慧与个人魅力。谢希德先生不仅是

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也是迄

今为止中国物理学会发展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理

事长。她从 1963 年起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1978年至1991年担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我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的秘书

长，与谢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她在我的心目中

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巾帼英雄。

谢先生十分重视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

用。1974年由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主办的《物理学报》复刊，谢希德先生担任

副主编，与主编王竹溪、副主编管惟炎和李荫远

先生一起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谢先生先

后在《物理学报》发表了《隧道二极管伏安特性

的温度关系》、《能带理论的进展》、《稀土元素在

硅表面的化学吸附》等 8篇论文，身体力行地为

《物理学报》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者、港澳台学者的活动。谢先生对这些活动是非

常用心用力的，事先她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

活动中她是最费力气的，常常累得精疲力尽。她

和许多外国朋友、华裔朋友、港澳台朋友都有着

很深的友谊。她尽力为他们办各种事务，不避烦

繁，而且十分细致周到；其中有不少朋友，不论

是年龄层次或学术辈份都比她低得多。让当事人

和我们这些旁观者都很感动。

记得有一次我向谢先生汇报，在美国一次会

上，前苏联的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受到与会者

的欢迎崇敬。那位学者在会上很霸气地说：“以前

在俄国时，我总觉得你们美国人，用很多钱去做

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这次我为了挣点钱来你

们这里打工，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与会者对他的

说法，却报以热烈的掌声。谢先生听后，有点怅

然地对我说：“唉！他(指那位俄国学者)是‘有

货’啊！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他们(指美国科学界)

的帮助，要向他们学。我这代人做不到，看来你

们这代也可能做不到，可下一代一定会做到：科

学上比俄国强！也会比美国强！会受到他们更多

的尊重的。”谢先生的这次谈话让我想了很久，

为了祖国，她心里有“苦”啊！对谢先生这样老

一辈学者来说，热爱科学和热爱祖国是没有矛盾

的，因为在她来说，对“科学”和“祖国”是

“热爱”，是“责任”，是“献身”，可就是“无我”。

日子过得太快了，我现在比谢先生过世时的

年龄还多两年啦！作为她的学生和忘年朋友，在

回忆她时，除了感到满满的温馨外，就是想说，

她的一生也够“苦”够“难”的，可是过得值

得，过得美好！

中国物理学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1987 年 2

月，北京)。自左至右：钱三强、周培源、谢希德、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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